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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的一席話 

2006年 11月底，孫子馬可（Marco）滿三歲零三個月時，我和老伴兒踐行承諾，把他

送回他在美國克利夫蘭的父母（我小兒子及兒媳）那裡去。到 2007年 3月初我們老兩

口便回國了，短短的三個多月，卻是九年以來我們一家第一次春節團聚。即使是在異

國他鄉，除了濃濃親情，我更感到一種夢想成真的無比欣慰和快樂。 

沉浸在這樣的氛圍中，一天與兒子閒聊，他對我說：“媽媽，我來美國的最大收穫：

不是像您所期望的拿到了洋博士學位、不是找到了穩定工作、也不是拿到了綠卡；我

最大的收穫是我信了主耶穌基督，是祂使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了脫胎換骨

的改變！”他這一席話，讓我頓時震驚、愕然！差一點兒就要脫口而出：“兒子，你

中邪了吧？” 

說實在的，所謂“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些理念，除了在文革前的各項政治運

動中當做口號喊喊，這種關乎信仰問題的內涵我幾乎從未認真思考過，如今更是已經

離我遙遠啦。當時對他這種信仰之說雖說不上反對，但總覺得有些不可理喻甚至擔

心，怕他被人誘惑落入政治陷阱或圈套（因為國內新聞媒體類似的資訊報導早就層出

不窮了）。同時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憶起 2003年 6月我們來美參加兒子博士畢業典禮的情景：當拿到金光閃閃的博士文憑

時，他不但沒有我期冀的那樣興高采烈和對前途的美好憧憬，相反地卻有一種找不到

下一步人生方向的憂慮和失落，甚至於說出：“要不是為了兒子，我都不想活在世上

了。”這樣悲觀厭世的話來！聽得我目瞪口呆卻無可奈何，只好獨自把剛滿三個月的

孫子小馬可抱回國代養。 

如今時隔三年重逢，卻發現他的心態有不小的改變：情緒比以前平和淡定；眉宇間不

再有幽怨的眼神；與我和兒媳爭做家務；過去很少唱歌的他，晚飯後常獨自練習唱讚

美詩歌（他告訴我，他參加了教會的詩班事奉）；常掛在嘴邊的話是“謙卑的人是有

福的”、“我心裡有平安喜樂”；……等等。所有這些都帶給我驚喜：我兒子實在是

變了！看來他所說的改變是有確據的，是他的信仰真正引導了其人生方向啊！我還有

何理由對他懷疑和擔心呢？我終於在欣慰中釋懷了，帶著“對人生目標問題不能輕

忽”的感慨回到了國內的家。 

誰說了算？ 

我和老伴兒是大學同窗，上世紀六六屆畢業生，屬典型的“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

下”的一代知識份子。“無神唯物論和共產主義”是我們那一代人必須接受的唯一思

想（信仰）教育，只是雖經過無數次政治運動的強化，卻並沒有成為真正指導我們的

人生哲理。我們基本不去思考“信仰”問題，唯有“勤勤懇懇工作，老老實實做人”

是我們的生活信條。 

大半輩子活下來感覺很不錯啦！我們退休前都是各自單位的業務骨幹、成果頗豐的高

級工程技術人員，退休後也一直在“發揮餘熱”，因此“事業有成”於我們受之無

愧。至於說到家庭，那我更有成就感。我們有兩個兒子，因我們夫妻工作繁忙，經濟



條件艱苦，又沒有老人可依靠，他們小時候全由我們自己照顧。作為母親，我更是在

他們身上傾注了滿腔心血，視他們為我生命的全部。兒子們也很爭氣，從小都聽話懂

事，學習自覺，不惹是非，無任何不良嗜好，真是很優秀的。小兒子念本科和研究生

時是我們老兩口西安交大的校友，修能源動力工程專業，1998年赴美留學；大兒子機

械工程專業畢業工作後，於 1998年進川大讀 MBA。親友們都誇我治家有術、教子有

方，我家成為人們稱羨的幸福美滿家庭典範。那時我是志得意滿，自我感覺特別好，

本想我今生可以劃上一個完美句號了！ 

到送走孫子後一年多的 2008年底，家裡發生的一件事卻讓我的人生軌跡發生了逆轉。

事情是這樣的：經過大半年的醞釀，我們一家四方：我先生、我、大兒子（夫婦）、

小兒子（夫婦）共同出資註冊成立一家公司，對我們手中掌握的一項創新技術專利專

案實施產品市場化拓展。因為我們自認具備這方面的條件：我們老兩口加上小兒子可

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援，大兒子是 MBA具有企業管理基本要素，小兒媳學財務，大兒

媳是律師，一個企業的關鍵人才資源我們全有，比起那些“洗腳上田”的農民辦企業

不強多了嗎？彼時我將滿 65歲，老伴兒也近 68歲，我們都信心滿滿！ 

可讓我萬萬沒有想到，從此家無寧日了！成立公司前，我們是夫妻、父子、母子、兄

弟、婆媳的家人關係，親情是我們之間的紐帶，而我一如既往是經營這個家的“一家

之主”。整整 40年來，家裡一切大小事物不僅由我說了算，更是由我親自操持打理，

才有了如今這個和美的家。公司成立後，雖然還是這些人，我們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卻

不一樣了：我們成為同事、合作夥伴，又都是出資人，相互關係完全改變。在這種境

況下，面對公司經營中不斷出現的各種難題，雖然之前也有些心理準備，但大家仍感

到手足無措，尤其是“到底誰說了算？”成了所有難題中的最大難題！ 

按照我的習慣性思維，過去家裡從來是我“一言九鼎”，現在順理成章，在公司當然

也由我說了算！但我想錯了，我驚奇的發現，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凡是我的意見都

首先遭到老伴兒和大兒子的強烈抵制，而要按照他們的意見我也一千個不願意。老伴

兒和大兒子主張求穩不願擔風險，我則主張放手一搏風險自擔，在國內的三個決策人

中，我始終孤立（小兒子雖支持我卻鞭長莫及）。面對一大堆要處理的問題，我們之

間很難找到共識，更無法做出決策，我心急如焚卻一籌莫展。如此折騰了半年多，公

司經營毫無起色，不僅丟失了一些好不容易得來的機會，更糟糕的是我們之間開始了

相互抱怨和指責，爭吵成了家常便飯，公司完全陷入困境之中。 

我實在想不通了！為什麼我的話再也不管用了？我嘔心瀝血經營的和美家庭（和團

隊）到哪兒去了？我想為兒孫們留一份家業的美好心願為什麼變成了“驢肝肺”？ 如

何面對曾經並仍在繼續幫助我們的朋友？我為什麼放著晚年不好好安享而辦什麼“勞

什子”公司啊？我開始憤憤不平、整天憂慮、整夜無眠，想到當初公司成立時風風光

光，不到一年就面臨擱淺，真是萬念俱灰：劉一維呀劉一維，一世英名毀於一旦呐。

我不斷在心裡自問：我的人生目標在哪裡？我的人生價值在哪裡？我活在世上還有意

義嗎？看來我的人生是劃不上句號了，真不如死了的好！“我的天蹋啦”！！！ 

我真正感悟到人生到了盡頭那種難以名狀的絕望，不禁想起了那年去美國參加小兒子

博士畢業典禮他那糟糕的心境，此時真有點感同身受。我想他是過來人，或許會給予

我一些安慰。在國際長話中，我向他大吐苦水，說我真不想活了。兒子卻在電話中平

靜地告訴我：“媽，我完全可以體會到你此時此刻的心情。但是我救不了您，只有 神

能救你！”聽到此話我悲怨至極，猛發連珠炮：“神在哪裡？他怎麼知道我的痛苦？

他怎麼救我？”他回答我：“我一定要帶你到教會去！” 

果然不久，他拜託從美國回來宣教的一對基督徒老夫婦，來我家邀請我們去教會，卻



被我們委婉拒絕了。到 2009年耶誕節，小兒子藉著為老伴兒過七十壽辰的機會，親自

回國將我們老兩口帶到了成都一間家庭教會。這次我們無法再拒絕了，因為他整整陪

了我們一個月，臨回美國前還一再叮囑我們要堅持去教會。 

神能救我？ 

初去教會雖有些勉強，也聽不懂什麼，但我想兒子不遠萬里回來，此舉肯定是為我們

好，就硬著頭皮堅持下來。聽道的次數多了，漸漸有了些感悟，我想人與人之間之所

以會有矛盾，是因為每個人判斷事物的標準不一樣造成的，如果大家都按照 神的標

準，就不會有紛爭了。從此由消極到積極，堅持每星期日去教會崇拜聽道，每天在家

抓緊讀經，因為我想儘快弄懂 神的標準，以便遵照執行。 

隨著對聖經“福音真理”的接受，和對“無神論”概念的放棄，我開始思索一些基本

的人生問題：“人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 神造人的目的是什麼？”、 “耶

穌基督為什麼要以他無罪之身為世人的罪受死？”等。自問活了 60多歲並自詡為知識

份子，這些根本問題過去我為什麼從未想過呢？看來我這輩子活的多麼懵懂混沌，還

有什麼資格談“人生目標”啊，真後悔自己來教會太晚了。 

記不清哪一天主日崇拜唱讚美詩時，一首“耶穌獨自禱告歌”唱的我淚流滿面，眼前

浮現出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憂傷禱告的情景。我打電話告訴在美國的兒子，他

說：“有門兒，這是聖靈對你的感動。”仔細體會後我很高興，真有一種心竅被打開

而眼前一亮的感覺，從此在聖靈帶領下慢慢開始了向 神禱告。還有一次主日聽道後與

大家交通時，談到一個人在趕走了一個卻回來“七個汙鬼”的境況，心想假如我就是

那被七個汙鬼纏身的人；又假如我是那“十個童女”中未預備好油的，去叩門時主

說：“我不認識你！”的人，我該怎麼辦呐？頓時心裡充滿了困惑和恐懼，我想我的

結局一定不堪設想，於是在心裡默默地大聲求告：“主啊，救救我！” 

回家後靜心想來，之前我的人生陷入絕境，全因我所犯狂傲自負、頑梗悖逆的罪，實

在是自害己命。如今我已是奔七十歲的老人，若不快快來到 神面前真誠地認罪悔改，

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就沒有多少得救的機會了。我有了一種強烈的緊迫感，

這不但促使我對讀經、聽道加倍努力，更熱切渴望及早受洗歸主，成為一個重生得救

的基督徒。但因種種原因，我參加的家庭教會整整三年聚會卻未能受洗。 

2012年底我和老伴兒再次赴美探親時，立即決志並參加了小兒子他們克利夫蘭教會的

受洗培訓班。在將近三個月的探親時間裡，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和查經，也參加教會

的“基要真理”培訓，同時教會還指派一名弟兄每星期一個晚上來家裡輔導我。期間

我不僅堅持每天的讀經計畫，還將里程的“遊子吟”反復讀了三遍，真是“日日飽餐

靈糧”。 

來美之前我熱切地想受洗，真到了接近受洗之日時，奇怪我倒有些猶豫了。一是覺得

對自己罪的清算遠未達到 神的聖潔標準，二是怕得不到我所在的國內家庭教會的承

認，心裡很是糾結。然而“遊子吟”裡說到主站在門外叩門（啟示錄 3:20）的一段

話，讓我突然想起“七個汙鬼”的故事來，立時茅塞頓開：“耶穌所呼求的，不是要

我們自己拼命打掃自己的屋子，而單單是要我們開門。不管這屋子有多髒亂，只管開

門！一旦耶穌進來後，祂就能幫助我們儘快把屋子的每個角落都打掃乾淨。”是呀，

靠自己我永遠也打掃不乾淨，“汙鬼”還可能再進來的。至於能不能得到承認的問

題，我想我是為討 神喜悅而不是討人的喜悅啊。 

2013年 2月 24日，是我終身難忘的日子，是我重生得救的屬靈生日，那一天我受洗

歸主，成為“天父阿爸”的女兒。我再一次淚流滿面，這淚水飽含著對 神的無比感



恩：“慈愛的天父，我本是悖逆不配的罪人，本該沉淪滅亡。你卻不棄絕我，在創世

以先就揀選了我，用你獨生子我主耶穌的生命作贖價拯救了我。‘你為我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奇異恩典！” 

兒子說得對，只有 神能救我！ 

今年復活節，也是在小兒子帶領下，我老伴兒在美國辛辛那提美聖堂教會受洗歸主

了。 

至此，我的家庭故事才剛剛開了個頭。由於受作業 3000字左右篇幅的局限（我估計這

次已超過 5000千字了），我原來打算要寫的很多內容（甚至是重點內容），只好暫時

打住吧。 

本想把我們“家庭企業”的進展情況好好地絮叨絮叨，這其實是與我的靈命成長息息

相關的。仍忍不住在此先稍微透露一下，我們的“家庭企業” 如今雖還有很多難處，

但蒙神帶領和祝福，已有很大改變！ 

我心裡非常清楚，是恩主祂親自搖動我手中的筆，我才能寫出我的生命故事，也是主

祂自己的故事。所以我還會繼續寫下去，為主作美好見證！ 

如今我心裡滿有平安喜樂。我最喜歡唱的讚美詩是《奇異恩典》和《這一生最美的祝

福》：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穌；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

穌。……” 

最喜愛的經文是詩篇第 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雖然經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

安慰我。……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

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我要永永遠遠感謝讚美主！哈利路亞！阿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蘇老師修改的心得 

感謝敬愛的蘇老師，為我的作業作出嚴謹而精湛的修改和批註！ 

1，關於“大標題”的改動真讓我叫絕！原本在動筆之前我對選題很犯躊躇，雖然最後

選定“領親人歸主”題目，我也是“被領歸主”者。所以文章的大標題我雖擬了五

個，自己也不滿意，最後草草用了一個直白標題“兒子領我歸主”，經蘇老師改成了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當這標題一映入我的眼簾時，我不禁由衷地讚歎：太妙了！

這完全表達了我的心聲！ 

2，蘇老師對三個“小標題”的改動也讓我非常佩服。我原來的每一個小標題都用的一

個長句子，既冗長又太直白。老師批註：“標題宜簡潔且留給讀者以懸念”，並親自

為我修改，使得我的故事內容變得緊扣題目，成為既有懸念，又是畫龍點睛的生動一

筆。 

3，我原來一句“現在在公司我說了算應是順理成章的呀！”，蘇老師改為“現在順理

成章，在公司當然也由我說了算！”。這一改，就把我當時那種自負狂傲的心態更加

表露無疑。改得真好！ 

4，修改後的敘述更簡潔明瞭。譬如：原來一句“我和老伴兒踐行我們的承諾。”改為

“我和老伴兒踐行承諾。”，去掉“我們的”三個字，表述同樣清楚明瞭。可見寫文

章時，可用可不用的字詞應堅決不用。 

5，蘇老師不放過每一個使用不當和錯誤的字詞以及標點符號，這種一絲不苟的嚴謹態



度是我永遠學習的榜樣。 

6，對說故事“show，not  tell”的領會我還相當膚淺，請蘇老師給我更多地指教。 

7，敬愛的蘇老師，您建議我將此文向《舉目》雜誌投稿，我非常願意接受。只是如何

投稿我從未經歷過，就拜託老師為我代勞了。還需要我配合做些什麼，也請告訴我。 

謝謝蘇老師！ 

 

學生：劉一維    2015.11.15. 

 


